
春的信使
□汪逸芳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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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年”里品家乡
□袁小伟

这几天追电视剧《太平年》，虽
是演义，倒也算补了段历史课。作
为一个钱塘泗乡人，这部剧让我对
吴越国突然产生亲切感——原来我
的家乡，和这段历史有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

如今的杭州西湖区之江地区，
古称钱塘泗乡。古钱塘县南部有四
个乡，合称“上四乡”，因临钱塘江，
加三点水，“四”成“泗”，是为上泗乡：定山南乡、定山北乡、
安吉乡和长寿乡。

灵山风景区的风水洞（灵山洞）里，有根大石笋，世界
第二，亚洲第一，被发现至今，已 1500 多年。因边上有恩德
寺，也称为恩德洞。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志庭曾考证：
秦代置钱唐县时，风水洞并不在其中，而属西邻富阳县（时
称富春县）。可那又怎样呢？风水洞的洞口，飘过富春的
雨，也穿着钱塘的风。唐长庆三年（823 年），白居易任杭州
刺史，秋九月曾游于此，写下《游恩德寺》诗。

整整 100 年后，五代后梁龙德三年（923 年），吴越国王
钱镠奏请朝廷：析分钱塘县为钱塘、仁和两县；同时将富阳
县长寿、安吉二乡划归钱塘县。安吉乡大致相当今周浦、
社井一带，长寿乡涵盖今周浦、社井以西的富阳东坞山、祝
家村一带。恩德寺、风水洞正处周浦杨村地界，自此归属
钱塘。上世纪 50 年代，东坞山、祝家村又从杭县（钱塘、仁
和二县合并而成）划回富阳县。杭州名点东坞山豆腐皮，
改名前即被唤作“泗乡腐皮”。

上世纪 80 年代，李志庭考察周浦地面，在古代曾临
钱塘江的昙山岩壁上，见纤痕仍然清晰。前几年，之江
文化学者袁长渭探访东坞山村，村中八九十岁的老人仍
讲泗乡话，而相对年轻的，已是满口富阳话了。

六和塔曾是杭州的地标，建在曾经定山北乡的月轮

山上，九溪、梵村一带皆属定山北乡范围。月轮山早先是钱
弘俶的南果园。为镇住钱塘江潮，他在这片果园里立起了
这座塔——九层，高五十余丈，巍巍然。塔顶置灯，为夜航
船只指路。

六和塔几经毁建，晚清时，曾任兵部侍郎的杭州人朱
智独自出资修复了钱塘江大堤和六和塔外檐。朱智家就
在胡雪岩故居隔壁；袁长渭老师考证，朱智墓在宋城旁的
大诸桥牛坊岭脚下。

那么泗乡与杭州主城区的分界在哪里？在玉皇山脚
下的龙山峪，大致位于今钱塘江大桥与白塔岭之间。白塔
岭下有一座白塔，亦为吴越国年间所建，比六和塔小巧，通
体洁白，同样为导航、镇潮而设。如今白塔与闸口老火车
站的火车头、电厂老建筑，共同组成了白塔公园。

泗乡虽为近郊，土话却与杭州城里话差异甚大。而同
属泗乡，袁浦片的东江嘴、外张与袁家浦口音差异亦颇
大。东江嘴村特别是上世纪 70 年代前生的人，几乎满口萧

山口音。从东江嘴往西，外张、老沙
村渐与泗乡主流口音趋同，至小叔
房、袁家浦，才完全一致。

外张与小叔房村仅隔三四里，
一望平川，无山无海相隔，何以不同
音？我猜想，外张村和东江嘴村紧
邻，东江嘴村祖辈多为萧山移民，聚
族而居。传统乡土社会，农耕自足，
无需远行，一个村子便是一个独立

王国。加之交通不便、河流阻隔，多数人终生活动范围不
超过十公里。没有广播电视的年代，本村方言足以满足低
社交需求。即便购物，上世纪 90 年代初，东江嘴、外张沿江
村民也多渡江去对岸萧山闻堰镇上。且每村皆有村办小
学，除村干部赴乡政府开会、少数人去乡镇企业上班外，反
而与袁浦交流不多。

如今年轻一代语音渐趋一致，“00 后”日常也多讲普通
话，许多泗乡人已是“会听不会讲”了。方言的流失，终究
是个遗憾。

看《太平年》时，我总在想：原来千年之前，我的家乡就
在吴越国首都的版图之中；原来那些地名、那些方言、那些
塔和桥，都和这段历史血脉相连。

历史剧的意义，或许正在于此——它不只让我们看懂
过去，更让我们重新认识脚下这片土地。一部《太平年》，
补的是五代十国的历史课，勾起的，却是一个泗乡人对家
乡的深情回望和血脉里的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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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觉得欠紫云英一些什么。
父亲的老朋友李叔叔，总念叨：“等春天来

的时候，我想去你老家吃盘紫云英。”
春天来了，紫云英生长时，李叔叔如期而

至。
加上野葱、马兰头，一桌子就这么春意盎

然了。大家吃得津津有味，母亲在一旁偷笑
——以前给猪吃的花草，现在变成了人吃的好
菜了！

春天的空气，清新，湿润。李叔叔一行在
田埂上走走停停，尽管如今已经看不到成片
的紫云英了，依然流连忘返。我的思绪也回
到了从前。

那时候村里的整片田野，都是紫云英的天
下。就像铺就了一张碧绿的大地毯，初春的
紫云英，叶子绿得发亮，令人精神振奋。

我们常常在田野里玩耍，从田的这头下
去，也不抬脚，一溜烟地冲到那头，跳下高高
的田塍，进入下一块稻田。我们踩过的路，直
直的，就像天空中飞机飞过后留下的那条线，
此时在碧绿的田里犁出了一条翠绿的通道：
紫云英朝着我们奔跑的方向，齐刷刷倒下
了。鞋帮上裤腿上被粘上了绿色小叶片，裤
脚自然是湿了几块的，拍一拍，抖一抖，无妨，
继续奔跑。过往的大人们看了都会骂骂咧
咧：“你们这些杀才格东西，花草又被踩坏
了。”我们就呼啦啦作鸟兽散。

紫云英踩不坏，第二天，它又站起来了，毫
发无损。

紫云英生长的日子里，我们喜欢在田野里
奔跑，看着它顺着我们行走的方向弯腰，第二
天站起来；又弯腰，又站起来。乐此不疲。

除了如此玩耍，更多的是采摘的记忆。田
野里，一片片枯黄的稻草缝隙里慢慢泛出嫩
绿的时候，我们就开心起来，意味着猪草有了
着落，家家户户都会播种花草，那是猪的口粮呢。如果采
了别人家的，就是偷。于是每家都会有人有意无意地巡
逻，抓了谁家的孩子，除了归还花草外，免不了骂一顿，更
严重的是，告发到家长那里去，偷了半篮子的嫩苗，得归还
一篮子的成熟花草。

放学后的家庭作业就是采猪草，葛藤、野麦、马兰头等
等，只要猪能吃的，都装进篮子里。小伙伴们，不分男女，
一人一个竹篮，打打闹闹，跳跳唱唱，风卷残云般地抢夺地
盘，路过花草田边，顺手牵羊拽一把，藏在竹篮下，上面用

各种杂草覆盖算是伪装，然后快速跑回家，拿
块墩板操起菜刀，急急忙忙切断花草“毁灭证
据”。大人们太忙了，无暇顾及这些。母亲倒
是会时常叮嘱：“不要去偷别人家的花草。”

我们不仅偷田里的花草，还偷别人篮子里
的花草。邻居家有个叫云英的姑娘，应该比我
们大十几岁吧，全身发育得鼓鼓的，两个脸蛋
胖乎乎的，眼睛又黑又大，清澈透亮。她家里
穷没上过学，不识字也很笨，数钱都数不清，每
天都在田里地里缓慢地干活，缓慢地走路，不
太说话，见人就笑。我们常去捏她粉嫩的脸
蛋，她只微笑也不生气。她也是每天傍晚出门
采猪草，慢慢地采，从不着急，我们打闹一阵后
发现完不成任务了，就去偷她篮子里的，有时
候她真的没发现，就算发现了就骂一句——

“杀才格东西！”边笑边骂，也不生气。我们后
来就直接抢了，刚开始，抢一小把，后来把她篮
子里都抢光了，她也不反抗，还是不停地骂那
句“杀才格东西”，脸上表情还是微笑着。她太
胖了，很笨拙，不等她转过身来，我们已经一哄
而散了。她呢，继续像雪球一样的，在一条又
一条的田埂里滚动，天黑看不见路了，才采满
一篮子猪草回家，她从来不偷花草。

紫云英开紫色的花瓣，虽然不漂亮，但也
很可爱。采上一大把，放鼻子底下闻闻，没有
什么特别的香味，是一点泥土的腥气。云英的
家，就在大路旁，每次也能看到她，我们把紫色
的花瓣别在她两个耳朵后面，或者插在她乌黑
的长辫子上。她笑眯眯地接纳，任由我们胡闹
着。

不等全部开花，在最肥嫩的时候，紫云英
就被割了做饲料。大把大把地割，一担一担挑
回家，到了晚上，就着昏暗的灯光切成断，家里
五口人，围成一个圈，身后是一堆花草，剁碎了
堆在圆心中间，“嚓嚓嚓嚓……”手起刀落，渐

渐地，圆心就变成一座小山，父亲开始用畚斗运到大缸里
去，装满后，就叫妹妹爬上去踩，妹妹终于可以不用切花草
了，高高兴兴地在里面跳啊跳。整个房子都充满了花草的
青气，悠悠的青气飘荡着，双手也变得绿油油的，手指甲里
的青气要过很久很久才洗得掉。

我和李叔叔一行走在田野里，寻找着零星的紫云英。
路过云英娘家的门口，自然地停下来，我想说点什么，终究
还是没说出口。听说多年前她生了病，已经不在了。

我总觉得，欠紫云英一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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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夷花，是紫玉兰的古称，而眼下满城盛放的望春
花，是白玉兰与紫玉兰的统称，它们都属木兰科，是唤醒
春天的信使。

早春时节，望春花先叶而开，无叶相扰，满树繁花直
刺云天。白玉兰素白似雪，花瓣舒展如蝶，带着清浅香
气，是“玉树临风”的春之君子；紫玉兰（辛夷）紫晕染瓣，
内外浓淡相宜，热烈又含蓄，被古人唤作“心仪花”，藏着
对春日的脉脉期许。

它们的花期在 2 至 4 月，是最早叩响春天的木本花
卉。当寒风未歇、草木未醒时，一树树或白或紫的花苞
便向光而开。这“望春”二字，正是花与春的默契：花以
盛放报春，人以看花盼春，在料峭寒意里接住第一缕生
机。

辛夷与玉兰，本是同根而生的春之信使，用各自的
色彩，把“春”字写满了街巷与庭院。


